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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能 如 此 
 

《哀乐同歌》之（四）：耶利米哀歌 3:1-66 
 

引言、怎能如此「猥琐」？ 
 

在俄网里，我不时疑心我的话大家是否明白，但说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信息，我却

怀疑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话。因为先知的苦难太沉重，先知的信心太惊人。沉重到人力

不可能负荷，惊人到人心不可能盛载──即是这世界不可能有这样的痛苦和这样的信心。 

 

与先知的苦难相比，我们今天所说的「受苦」甚至煞有介事的所谓「为主受苦」，我们今

天所说的「信心」以至所谓「为上帝做大事」的所谓信心，简直就是「猥琐」。怎么样谓

之「猥琐」？很难解说，大概就像一个人的小尾指擦损了一小片，就大哭大嚷像患了绝症

或世界末日的那样；又或是讲几句完全不着边际的「见证」──譬如去旅行出门时刚好不

下雨之类的「见证」，说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又或说几个是凭着所谓「信心」（其实

是一般的意志力）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坏习惯之类的「见证」。这种把轻如「鸿毛」的所

谓「受苦经历」或「信心见证」夸张到好像「泰山」一般的做法，就叫做「猥琐」。 

 

这些「猥琐」的「经历」和「见证」几乎塞满了今天的「教会」，你只要仔细一听，便会

知道，里面其实「虚」得甚么都没有。但是，耶利米先知的人生与信仰，却是沉重而实在

的，并正正因为它太过沉重和太过实在，在「猥琐」的现代人心灵看来，就彷佛是不真实

的，因为我们「猥琐」狭隘的心灵根本容不下这样真实的人生苦难和坚贞信仰。 

 

这篇信息，我一直下笔犹疑，因为，我极不情愿用泛泛的字眼来表达对先知一生的坎坷苦

难的「同情」和一生的坚贞信仰的「赞美」。我很知道，泛泛的「同情」和「赞美」，极

有可能是一种更加卑鄙恶劣的「猥琐」──自己「猥琐」不堪，却躲在先知伟大的身影后

面摇旗吶喊，或者假惺惺地流几滴眼泪，就妄想自己也是一样伟大，或至少是「站在先知

的那一边」，就正如主耶稣严辞谴责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所作所为： 

 
太 23:29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

的墓，说：30「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31这就是

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32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

33
你们这些

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也许，我们要真正明白先知的痛苦的沉重与信心的伟大，就先要学会「假定有罪」──先

假定自己是「站在与先知对立的那一边」的恶人与群众。想想，假若满街的人都像我们想

象那样「站在先知的那一边」，先知何以会伤痛一生？先知的信心又还有甚么真正伟大之

处呢？弟兄姊妹，先动心动情地听先知的呻吟和吶喊，或者，我们会更真实地发现自己是

个多么「猥琐」的人，或者，我们略有自知后，就有望不至于太过「猥琐」了。以下，我

会分三个段落来对照出先知伟大不凡的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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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能如此「对我」？ 
 

在《哀歌》第三章的开首（即我所分的第一个段落），先知几乎用了所有最「穷尽」的字

眼，来申诉他的痛苦。先知极之清楚，造成他一生痛苦的「根源」不是别人，而是耶和华

──上帝自己，以及祂对他发出的所谓呼召： 

 
3:1
我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

2
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

明里。 

 

若是敌人，我大可逃避他们，反抗他们，更可以向我的上帝求助或哭诉，但是攻击我、陷

害我的，却正正是你──耶和华我的上帝。我还可以逃到哪里去呢？而且，你不单只攻击

我、陷害我，还不留余地： 

 
3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祂对我的攻击，是「真是」、是「终日」，是「再三」，连透气的空间都不留给我。祂把

我「虐待」成甚么样子呢？ 

 
4
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 

 

祂不只攻击我，还把我重重围困，要「逼死」我，决不给我「翻身」的余地： 

 
5
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

6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

样。
7
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炼沉重。

8
我哀号求救；他使我

的祷告不得上达。9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 

 

祂无所不用其极，用「土垒」、「苦楚」、「艰难」、「篱笆」、「铜炼」甚至「凿过的

石头」（指巨石）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全无生路。就算，我能稍稍逃脱围困，祂也决不会

放过我，却必要把我「碎尸万段」，方肯罢休： 

 
10
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密处。

11
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 

 

祂对我的虐待，不单止伤透我的「身」，更伤透我的「心」： 

 
12
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

13
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

14
我成了众民的笑话；

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
15
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茵蔯。

16
他又用沙石碜断我的牙，

用灰尘将我蒙蔽。
17
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 

 

人说，人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耶和华离开了他」，但于我，最大的祸患，却正正因为「我

与你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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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 

 

人生至此，还有更大的绝望吗？ 

 

先知很年青时就「蒙召」，但他很知道，顽梗叛逆的以色列人，哪会有真正和长久的悔改

与对上帝的忠诚？但上帝却强拉他「上马」，要他为祂传那些几乎注定没有人听的话。从

此，先知就命中注定，「里外不是人」。 

 

先知忠于事实，更忠于上帝的托付，半辈子传述那些「消极」的信息，就是指斥以色列人

的「强暴」（罪恶叛逆）和预示他们的「毁灭」（亡国被掳），但换来的，却是「扰乱军

心」和「通敌卖国」的罪名，以至于三翻四次的嘲笑、虐打和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例子

多不胜举： 

 
耶 26:8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

他，说：「你必要死！
9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

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
10
犹大的首领听

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11 祭司、先知对首领

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 

 
耶 38:4

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

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5西底家王

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6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

在哈米勒的儿子玛基雅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

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但一生求真的先知，却不得不讲真话，于是，他的痛苦就绵绵不断： 

 
耶 20:7

......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
8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

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9
我若说：我不

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10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

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

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但爱国爱民的先知，其实，又哪里想亡国被掳的预言会「应验」呢？结果，他半生人都要

说那些别人不爱听，连他自己都不想说的预言。若这些预言不应验或未应验，他就被嘲为

假先知妄传上帝「圣旨」，但到预言应验之日，先知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样的「事

奉」与「呼召」，哪里是人的心灵可以忍受，可以盛载的呢？ 

 

先知实在痛苦难当，但他大概不敢怨恨上帝，于是，他就咒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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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20:14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15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

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16 愿那人像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

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吶喊；
17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

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
18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

愧消灭呢？ 

 

痛极之际，先知甚至也曾疑心上帝，会不会对他「心怀不诡」： 

 
耶 15:18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

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 

 

甚么是「流干的河道」呢？就是远看像是有水流的「河道」，给干渴者无限希望，但是走

近一看，却是「流干」了的「河道」，没有半点水。上帝，会不会也是个骗子？ 

 

大家请动心动情，想象一下，一生人都要做一些注定「无用」的事，说一些别人不爱听自

己也不想说的说话，还要宣告一些连自己都不想它们应验的预言，并且，最痛苦的，是还

要很「清醒」地看着这些不堪的预言慢慢地一一应验，却是完全无能为力，无力回天。这

哪里是人的心灵可以负荷的巨大痛苦？ 

 

很记得到医院探病，每当看到末期的、垂死的病人，我都宁愿他们「昏迷不省」，然后在

迷迷糊糊中就去世，因为，这至少，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亲友，以至对于我，都更「好

受」一些。怕只怕，那病人竟然十分「清醒」，并要在「清醒」中预知和等候自己慢慢死

去──这是多么可怕和难受的一回事？ 

 

大家知不知道，作为「先知」，最大的痛苦也是在此──祂知道得很多，甚至太多，但只

能眼巴巴地看着他的预言（包括所有「灾难性」的预言）慢慢地一一应验，却是无能为力，

无力回天！请大家用心感应一下：上帝让先知们「先知」──能够比别人「超前」地知道

自己、国家和世界的结局，却是没有给他们「改变」的能力──知道却完全无力改变，人

生最难以承受的痛苦，还有比这更大的么？而造成这至大痛苦的，不正正就是耶和华上帝

和祂的「呼召」么？ 

 

弟兄姊妹，如果你无法领会这种痛苦有究竟几痛有几苦，那么，你就根本完全不会明白先

知的心灵，也不可能明白信心的伟大，是伟大在甚么地方！ 

 

二、怎能如此「信祂」？ 

 

先知痛苦申诉的内容，是已经近乎不可思议的，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接下来在本章第

二个段落提出的信心宣告。先知首先宣告我们应对上帝大有信心： 

 
19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如茵蔯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20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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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22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

的怜悯不致断绝。
23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4
我心里说：耶和华

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25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

他。
26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27
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

的。
28
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29
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

30
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 

 

然后，先知指出这个信心宣告的理由和根据： 
 

31
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32
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

33
因他并

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34
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

35
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

36
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

37
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

38
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

39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

40
我们当深

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
41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上帝举手祷告。 

 

先知为甚么「突然」之间就「充满信心」呢？ 

 
20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21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几句之间，似乎甚么「转接」都没有，先知却忽然由「毫无指望」（18 节）变成「就有指

望」（21 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稍看下文，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就用「正统神学」把它「解释」了：因为上帝是怎样地信

实、公义、慈爱的，所以，我们就「自然」大有指望啦！但我请大家仍然不要忘了动心动

情。「正统神学」谁不会说？谁不知道上帝是信实、公义和慈爱的？谁不可以「推论」说

因此我们就仍可以大有指望？请记得，先知是在个人、国家以至世界在怎样的光景下说出

这样的话的。个人是正正因着忠于上帝而大半生饱受痛苦屈辱；国家是家破人亡承受着异

族的杀戮和奴役；世界是公义不伸恶人当道，因为来惩治他们的巴比伦人并不见得特别善

良。更且，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任何「翻身」的希望以至迹象。──「凭空」讲「正

统神学」多么容易，但是，在这样不堪的光景底下，还怎么能「信」呢？ 

 

再者，就算是凭过去的「历史现象」推断，譬如上帝如何一再保守以色列人，由两度「包

庇」不认老婆的亚伯拉罕平安无事，到约瑟误打误撞做了埃及宰相救了自己全家，到出埃

及击败法老全军，再到乔舒亚、戴维扫平迦南地等等，也很难就此「归纳」出上帝一定会

永远保守他们，因为现象的「解释」是可以相当「任意」的，暂时「死剩」一些也不能绝

对保证将来一定不会全部死光呀！ 

 

我们要知道，先知的信心不在于「神学推论」和「现象分析」，而在于「性情感通」──

他自己的性情以至上帝的性情。先知不是单凭「神学」或「经验」就可「推论」出这样的

信心宣告，而是凭着他与上帝之间的「心心相印」而确认出来的。「逻辑」很简单，就是

先知自身有一种他一生都挥之不去无法忘怀的慈悲心与正义感，于是，他就断然相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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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类肺腑心灵的上帝，必有更伟大的慈悲心与正义感，再于是，他才借着回想过去，审

视当下，从一切最细微的蛛丝马迹中，看出上帝如何一再守约，保守本来很可能「死过很

多次」的弱小的以色列民，让他们留存「余种」，直到今天。总而言之，「神学推论」也

好，「现象分析」也好，只可作为「参考」，却不可以作为信心宣告的根本基础。真信心

其实是源于「性情」──你是个怎样的人，你就有怎样的信！事实上，先知的痛苦与信心

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他是这样忠信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痛苦，而因着同样的忠信，也让他

能这样坚定地相信下去。 

 

三、怎能如此「坚持」？ 
 

以上两段，第一段说到先知的不堪遭遇，第二段说到先知的伟大信心，这两者形成的极大

反差，已经是极之不可思议。不过，同一章里还有第三段，合起来看，就更不可思议。骤

看第三段，似乎有点「讲返回头」，有点「信心退步」的意味。首先，经文又重述以色列

人亡国的惨况： 

 
42
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赦免。

43
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

惜。
44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

45
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

46
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

47
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 

 

跟着又重讲先知目睹国破家亡的痛苦： 
 

48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

49
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

50
直等耶

和华垂顾，从天观看。
51
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 

 

接着，又再讲先知的个人被误解被凌辱的痛苦，还再三要上帝给他伸冤报仇： 
 

52
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

53
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

石头抛在我身上。
54
众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

55
耶和华啊，我从深牢中求

告你的名。56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57我求告你的日子，

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
58
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

59
耶和华啊，

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
60
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

61
耶和华

啊，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
62
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

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
63
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

歌曲。
64
耶和华啊，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

65
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

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
66
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 

 

看完前面第一段的沉重的痛苦申诉与第二段伟大的信心宣告后，那些「猥琐」的人，一定

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于是，再看这第三段又再反反复覆的申诉，一定颇有点「不以为

然」，甚至认为先知「信心退步」了。但是，我们的先知却没有这样「猥琐」。记得，凭

着信心「望到最远」，看见「最后的盼望」之后，你的两条腿却仍然是「站在当下」。当

先知宣告完信心与盼望之后，他要面对着的，仍是个人、国家和世界的不堪局面，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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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未有改变，也没有有半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迹象。就算先知能够「预知」七十年

之后的复国，又知道敌人会得着报应，而他自己亦终必会得着伸冤平反，但却都是些遥远

到眼下连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的事情。 

 

信心的难，不在于随口宣告甚么「大信心大盼望」，而是宣告完后，甚么都没有发生，而

且极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兑现」的迹象，你却还能这样信下去！要这样地坚持下去，接

着必需要的，就不是像「喊口号」似的「宣告」甚么信心和盼望（像某些灵恩派专好「大

锣大鼓」的那些所作所为），而是踏实、沉着地咬紧牙龈，见一步走一步、有一天过一天

地仰望上帝、祷告上帝： 

 
55
耶和华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

56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

耳不听。
57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

58
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59
耶和华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 

 

这段说的绝不是信心「倒退」，而是信心「落实化」。先知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

的痛苦申诉是真的，他的信心宣告是真的，故此，他的信心也必要落实使之成其为真，而

不致流于成为那些「宗教人士」的「信仰口号化」。 

 

结语、怎能如此？只要求真！ 
 

弟兄姊妹，请永远记得，一个「猥琐」的人是不可能信的，因为「猥琐」的人的根本气质

是「假」──他们对先知的苦难的「同情」是假的，不过是些泛泛的温情主义；他们对先

知的信心的「赞美」也是假的，不过是些空洞的宗教主义。 

 

能信的人有的，是一片赤子般的「真」。他们因着这份真，而不忍心说那些「平安了、平

安了」的假话，因而痛苦一生；也因着这份真，而能感通天地，相信上帝必定更为真实可

信，因而相信一生；最后，又因着这份真，而诚实地落实他所信的于真实的人间，因而能

坚持一生。从反面说，他们一生最憎恨的，就是「猥琐」，或说「宗教猥琐」──就是挂

着个很「宗教」的样子而事实上毫无心肝的邪恶行径。 

 

我真的不知如何进一步「解释」给你们听，因为信仰最需要的，是「灵魂」。那些空空洞

洞的所谓「宗教经历」或「信心见证」，骨子里根本没有灵魂，完全是可以百分百「人工

合成」堆砌造作出来的「人工产物」。但是，耶利米先知忧国爱民、忠于上帝又忠于自已

的痛苦挣扎、信心宣告和信心落实，那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却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但

是，也正正因此之故，先知的见证就没有半点可以容许任何人「虚构作假」的余地，因而

都可以自证为千真万确，真实可信。愿上帝帮助我们，信，要信到像先知那样。 


